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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 11 版）自 1977 年《反海外腐败法》
出台，尤其是 1998 年该法修订后，美国以执法
为借口，将“黑手”伸到海外且越伸越长。不论
何时何地，只要外国公司曾用美元交易、用美元
计价签订合同，或者仅通过设在美国的电子邮
件服务器收发、存储邮件，美国政府就认为自己
拥有对相关案件的司法管辖权。法国参议院议
员菲利普·博纳卡雷尔指出，美国的长臂管辖行
为从亚洲到欧洲都存在。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金
融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经济和金融制裁已成
为美国推行霸权主义对外政策的常用工具。
　　近些年，美国将更多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
和国际规则之上，霸凌制裁成瘾，例如制定《以
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扩大对俄罗斯、朝鲜和
伊朗的制裁；启动“赫尔姆斯－伯顿法”第三条，
加紧对古巴实施封锁等。美国不仅制裁被其视
为敌人或对手的国家，还对与这些国家有来往
的第三方包括美国的盟友实施“二级制裁”。
　　美国不断扩大国内法的域外适用范围，不
顾国际法上的管辖权规则，强行将外国个人和
实体置于本国管辖之下。根据这些法律，美国
可以通过环球银行间金融电讯协会（SWIFT）
系统获取欧洲银行的用户数据和转账信息。法
国国际关系和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阿里·拉伊迪
指出，近年来，欧洲企业不断遭遇美国司法部和
相关金融监管机构的打击，一些被控“贪腐”或
违反美方禁令与古巴、利比亚、朝鲜、伊朗等国
进行贸易的企业被罚数亿甚至数十亿美元。
　　美国这些举动造成相关国家经济面临严重
困难，甚至出现人道主义危机，破坏性不亚于战
争。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委内瑞拉、叙利亚、伊
朗三国因受到美国长期制裁，国内经济状况和
医疗条件恶劣，疫情形势严峻。而美国不但没
有停止制裁，反而进一步加码，使这些国家雪上
加霜。伊朗前总统鲁哈尼对此控诉：“美国对伊
朗的制裁是非人道的，是犯罪和恐怖主义行
为。”西班牙《起义报》网站一篇文章以美国对伊
朗和委内瑞拉的制裁为例指出，美国日益依赖
非法的经济制裁取代战争或作为战争的一部
分，以打击相关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文章呼吁：

“是时候结束美国的经济战、废除这些违反国际
法的单方面强制性措施了。”
　　国际社会愈发看清楚，美国标榜的市场竞
争原则和国际经贸规则，只在对美有利时才会
被美方遵守。美国政客口中谈的是公平竞争、
自由贸易，心里信奉的是“美国优先”，手上挥舞
的是“制裁大棒”。
　　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为破坏中国安全稳
定进而遏制中国发展，在向世界贸易组织提交
的文件中正式拒绝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并
蓄意挑起对华贸易争端，对中国高科技企业施
加一系列单边制裁措施。拜登政府上台后延
续遏华政策，继续滥用国家力量，出台一系列
法案和行政令，不择手段打压和限制华为等中
国企业。截至今年 4 月，美国已将 382 家中国

公司及机构列入“实体清单”，公布包括 73 家
中国企业在内的“军事最终用户清单”，并颁布
含有明显歧视中国企业条款的所谓“外国公司
问责法案”。
　　利益面前，美国对待盟友也毫不手软。二
战后，美国对经济迅速崛起的日本也无情打压，

“广场协议”就是明证。近年来，美国认定连接
俄罗斯与德国的“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对
美国天然气行业造成影响并有损美国在欧亚地
区的地缘政治利益，对该项目实施多轮制裁，令
美德关系一度十分紧张。
　　动辄对别国威胁、制裁、讹诈，美国早已将
自己置于公理和道义的对立面。正如阿里·拉
伊迪在 2019 年出版的《隐秘战争》一书中所
说，美国通过域外管辖的“合法化”，可以堂而皇
之地对任何国家施压。无论对盟国还是敌国，

“美国只手遮天”。

唯我独尊，美国是国际秩序“破坏王”

　　在强大实力支撑下，“美国例外论”成为其
肆意践踏国际关系的“理论依据”。尤其自二战
结束以来，美国一直视自己为“民主资本主义”
生活方式和建立在“自由主义价值观”基础上的
国际体系的主要捍卫者。美国时时要求别国遵
守“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自己却唯我独尊，将
私利凌驾于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之上，
凌驾于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之上。
　　尽管美国主导建立了战后一整套关于世界
政治经济的国际制度和规则，但美国对此的态
度一直是合则用、不合则弃，动辄“退群毁约”。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美国拒绝批准或单方
面退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联合国反对种族
主义大会、《京都议定书》等多个国际组织或协
议。特朗普政府“退群毁约”尤其严重，执政 4
年内退出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伊朗核问题全
面协议、《中导条约》等十余个国际组织或协议。
美国还独家反对《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议定
书谈判，妨碍国际社会对各国生物活动进行核
查的努力，成为生物军控进程的绊脚石。
　　英国牛津大学 2003 年出版的《美国霸权与
国际组织》一书概括说：“美国的多边合作，主要
取决于美国国内在多大程度上认为这些多边组
织是促进美国目标有效达成的合适工具。”美国
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卡根在 2012
年出版的《美国缔造的世界》一书中也指出：“美
国人说他们希望国际体系保持稳定，但他们常常
是稳定的最大阻碍。他们赞扬国际法和国际制
度的优点，随后又毫不犹豫地违反和无视它们。”
　　美国一方面频频退出不合己意的“群”，另一
方面严厉惩罚任何敢于挑战美国的“群”。2020
年，特朗普政府宣布对参与调查美方在阿富汗战
争中行为的国际刑事法院官员实施经济制裁和
入境限制。此举比美国历史上拒绝承认和执行
国际法院裁决结果或拒绝配合国际法院调查的

行为又进了一步。这一事件再次表明，如果不
能“公器私用”，美国宁可毁掉“公器”。
　　拜登政府上台后，虽然重返了一些国际
组织或协议，但这也是为了服务其战略布局。
对于《开放天空条约》等被认为有损美国利益
的协议，拜登政府仍然延续“退群毁约”的做
法。尽管反复高调宣称“美国回来了”，但拜
登政府实质上并没有放弃“美国优先”，而是
推进“有选择的多边主义”，这被欧洲媒体称
为“美国优先 2.0 版”。
　　事实上，只要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和意图，
不管是对手还是盟友，美国都从不心慈手软。
近几年，美国一直要求北约及亚洲盟国增加
军费开支，并增加支付给美国驻军的“保护
费”。就在拜登今年 6 月欧洲之行前夕，美
国被曝光监听欧洲盟国政要。这是 2013 年

“棱镜门”事件后又一起美国监听丑闻。这再
度表明，美国长期在全球实施大规模网络监
控和网络攻击，已经成为全球网络安全的最
大威胁，是名副其实的“黑客帝国”。
　　新冠疫情则如一面照妖镜，让“美国优
先”的丑态无处遁形。疫情暴发后，美国大搞
单边主义，截留他国抗疫物资，禁止本国医疗
物资出口，买断可能用于治疗新冠肺炎的药
物产能……一系列自私行为令世界瞠目，对
国际抗疫合作造成严重损害。而对于全球抗
疫的重要希望——— 疫苗，美国极力奉行“疫苗
民族主义”，自疫苗尚处于临床试验阶段就开
始抢订、抢购，将一些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推入

“无苗可种”的绝望境地。
　　美国还在疫苗问题上夹带“政治私货”。
例如，西班牙《世界报》网站文章评论说，美国
政府同意向墨西哥“出借”疫苗，目的是换取
墨西哥加强对其与危地马拉边境非法移民的
控制。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刊文说：“拜
登政府仍在以有损世界其他国家利益的方式
追求美国利益。”
　　更令人担忧的是，美国在全球多地秘密
建立生物实验室，开展生物军事化活动，德特
里克堡基地与新冠病毒传播之间的疑云至今
未解。美国政府不仅对自身诸多疑点闭口不
谈，对本国干扰全球抗疫的行为选择性忽视，
还变本加厉地借疫情污名化、将病毒标签化，
在新冠病毒溯源问题上大搞政治操弄，企图
绑架世界卫生组织，实施将矛头对准中国的
所谓“第二阶段溯源计划”，引发国际人士的
担忧与批评。
　　美国生态健康联盟中国和东南亚科学与
政策顾问、流行病学家休姆·菲尔德认为，美
方行为“只会激起怀疑与不信任，从根本上破
坏抗击新冠病毒、战胜这场疫情所需要的全
球共同努力”。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
究员刁大明指出，在如今世界遭遇变异新冠
病毒再度冲击的危急关头，病毒溯源的政治

化极大损害了世卫组织的协调角色。美国试
图胁迫世卫组织，使之沦为政治化的“霸权工
具”，这将导致全球抗疫合作的失序与混乱，
拖累的不仅仅是抗疫工作，更是全人类的共
同命运。

  强推价值观，美国意识形态小

圈子分裂世界

　　美国白宫 8 月 11 日宣布，拜登将在今
年 12 月 9 日至 10 日举行线上“民主峰会”，
并在一年之后举办线下面对面的峰会。显
然，美国想要把自己塑造成全球民主的领导
者和主要捍卫者。但讽刺的是，丹麦“民主联
盟基金会”此前公布的一份民调显示，在世界
范围内，美国被视为民主的最大威胁。在 53
个国家和地区的 5 万多名受访者中，近一半
人担心美国威胁到他们国家的民主，对美国
在全球的影响持负面看法。
　　长期以来，美国以“山巅之城”“上帝选民”
自居，把“民主、自由、人权”等美式价值观鼓吹
为至高无上的所谓“普世价值”，用美国的是非
标准衡量其他国家，并认为美国有责任将其价
值观推行到全球各地。英裔美国思想家托马
斯·潘恩早在 1776 年出版的小册子《常识》中
就宣扬，美国“有能力重新开创世界”。二战
期间，美国《时代》周刊创始人亨利·卢斯提出

“美国世纪”的概念，称“美国的理想将传播到
世界各地，把人们从野兽那个层次提升到赞
美诗中所说的比天使略低的层次”。
　　然而，民主不是可口可乐，美国生产原
浆，全世界一个味道。美国口中的“普世价
值”，不过是按照美国标准、由美国说了算的

“美式价值”，其本质是美国维护全球霸权的
意识形态工具。
　　一方面，美国利用其文化和传媒领域的
强势地位，在全球范围内特别是在广大发展
中国家，强行推广美式民主和价值观，输出美
式政治经济模式，大搞意识形态渗透。另一
方面，美国打着所谓“普世价值”的幌子，妄图
占据道德和国际舆论制高点，肆意打击被其
视作威胁和对手的国家与实体，人为制造分
裂和对抗。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
热津斯基就曾说过：“强化美国文化作为世界
各国文化‘榜样’的地位，是美国维持霸权所
必须实施的战略。”
　　美国政界人士一直高度重视意识形态
操纵。1953 年，时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
艾伦·杜勒斯在鼓吹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

“和平演变”时说：“那些不相信精神的压力、
宣传的压力能产生效果的人，就是太无知
了。”2010 年，以美国时任总统奥巴马向国
会参众两院提交《国家战略传播构架》报告
为标志，美国政府主导的国家宣传体系进入
一个更加具有联动运作能力的阶段。英国

《卫报》2014 年曾披露美国国际开发署一个
企图利用音乐来推翻古巴政权的秘密项目：
美国招募大批古巴歌手和音乐家，假装开展
文化活动，但真正目的是利用这些人煽动歌
迷反对古巴共产党和古巴政府。这再度印
证了杜勒斯曾说的：“只要把脑子弄乱，我们
就能不知不觉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并迫使
他们相信一种经过偷换的价值观念。”
　　美国还把经济援助和政治制度挂钩，通
过它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向非洲国家施压，
逼迫这些国家采用西方政治模式。从 20 世
纪 80 年代起，美国历任总统都把促进受援
国“民主化”当做美国对外援助的首要目标。
但这样的行为给受援国带来的往往是灾难。
许多非洲国家因急剧的政治“民主化”和经济
私有化诱发政治危机甚至大规模流血冲突，
一些国家至今仍然政局动荡。赞比亚学者丹
比萨·莫约批评说，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发展援
助对解决非洲问题并非有益而是有害。
　　拜登政府上台后不断宣扬“回归多边主
义”，但实际上却是以意识形态划界搞小圈子
和集团政治，以意识形态站队、阵营之间选边
来割裂世界，并美其名曰维护“基于规则的国
际秩序”。“四边机制”“五眼联盟”“七国集团”
等小圈子、小集团的规则本质上就是美国霸
权规则，根本代表不了国际社会。例如，拜登
政府纠集英国、加拿大等盟友多次在联合国
人权理事会炒作新疆“强迫劳动”等所谓“中
国人权问题”，然而这些国家自身不仅存在种
族屠杀、文化灭绝等黑历史，而且直到今天仍
存在严重的种族歧视问题。在联合国人权理
事会第 47 届会议上，有 90 多个国家对中国
表达支持，对反华小集团说“不”，反映了国际
社会的正义呼声。
　　美国《外交》杂志网站刊文指出：“从新冠
大流行到全球贸易规则，从气候变化到经济
发展，美国正在积极阻挠世界上大多数民主
国家的优先事项。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的外
交政策以民主的名义加剧了全球的民主危
机，使美国的权力失去了合法性。”
　　保加利亚政治学家伊万·克勒斯特夫今
年 5 月在《纽约时报》网站发表文章说，世界
上的“自由民主国家”已经失去了定义民主的
垄断地位。正如皮尤研究中心最近一项研究
表明的那样，绝大多数美国人对他们自己的
政治制度深感失望，有些人甚至不相信他们
仍然生活在一个民主国家，其他许多欧洲国
家的人们也是如此。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修昔底德陷阱”概
念提出者格雷厄姆·艾利森此前也在《外交》
杂志上撰文指出：“单极世界已经过去，那种
以为其他国家只会等着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秩
序中被分配位置的幻觉也应随之破灭。”
  （执笔记者：柳丝；参与记者：王文、杨柳、
刘明霞、傅琰） 　新华社北京 9 月 16 日电

本报记者蒋芳

　　南京九华山下的北京东路上，车辆川流不
息，一派繁忙景象。很少有人知道，80 多年前，
这里潜藏着一家细菌武器生产工厂。

绝密运行的“死亡工厂”

  由 731 部队首任部队长石井四

郎于 1939 年 4 月创建，培养霍乱、

伤寒、鼠疫等致命细菌是 1644 部队

的“特长”

　　 1998 年 8 月 18 日，在一处建筑工地深挖
过程中，意外挖出 41 个人头骨和大量肢骨，现
场散发刺鼻气味。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
胞纪念馆时任馆长朱成山，当时正在外地出差，
一通电话后，他立即赶回南京。
　　“通知我说有可能是挖到了南京大屠杀死
难者的尸骨，但我到现场查看后觉得不太像。”
朱成山至今对这一场景记忆犹新，头颅骨、肢骨
以及同部位的骨骼被装在长约 1 米、宽约 0.3
米的简易木盒子或蒲包里，颜色发黑，味道刺鼻

（后考证为消毒用浓硫酸），并不符合大屠杀抛
尸的特征。建筑施工现场随后被封闭覆盖，南
京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第二军医大
学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的专家先
后进场，提取了土壤、水、骨骼等物证，并对现场
发现的木盒、蒲包、皮革以及遗骸口腔内的金牙
等遗物进行考证。朱成山还邀请军事医学科学
院郭成周教授（已去世）和南京大学历史系高兴
祖教授（已去世）等参与研究。
　　法医鉴定为非正常性死亡遗骸，埋藏时间
约为 60 年前；医学取样化验结果显示含有微
生物；化学检测表明存有霍乱弧菌肠毒素基因；
现场头颅上附着的皮革状帽带为中国军人遗
物，埋尸地点位于 1644 部队本部——— 原中央
陆军医院旧址（今东部战区总医院）范围内……
随着越来越多的证据浮出水面，专家最终判定
这批尸骨属于惨死于细菌实验毒手的同胞。
  “这是我国第一次发现日本细菌战部队人
体实验的物证。在此之前，我们对南京 1644
部队知之甚少。”朱成山说。
　　史料记载，这座隐身闹市的“死亡工厂”，由
731 部队首任部队长石井四郎于 1939 年 4 月

创建。对外挂牌为“中支那防疫给水部”，一般
被称作“多摩部队”，番号为“荣字第 1644 部
队”。在日本战败投降前，1644 部队在苏、浙、
沪、鄂、赣、皖等地共设立了 12 个分支机构，为
其邪恶目的效力的共约 1500 人。
　　对外是防疫部队，对内却是细菌部队，培养
霍乱、伤寒、鼠疫等致命细菌是 1644 部队的

“特长”。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朱洪文，曾在
1945 年 11 月与上海国防医学院（今第二军医
大学）的多名学者一同参与对 1644 部队的接
收工作，朱洪文回忆称：“仅就日寇所余的一批
铝质细菌培养箱，就足以制造灭绝人性的细菌
武器 3 万万毫升。”1949 年，1644 部队第四任
部队长佐藤俊二在前苏联法庭上供认，1644
部队曾大量制造细菌武器。
　　到底有多少人在这里悲惨地死去？由于原
始档案被销毁，这已经成为一个永远的谜。

美国庇护下邪恶战犯脱罪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被审判的

人，很多都与细菌战有关，但整个人

体实验的罪行都在美国的庇护下逃

脱了审判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
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接下来的两年半
时间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二战日本甲级战
犯进行了审判。1946 年 8 月 29 日，法庭上曾

发生了这样一段对话：
　　——— 美国法官沙顿宣读《首都地方法院
检察处奉令调查敌人罪行报告书》：“敌多摩
部队将我被俘虏之人民，引至医药试验室，将
各种有毒细菌注射于其体内，观其变化，该部
为最秘密之机构，其因此而死亡之确数，无由
探悉。”
　　——— 法庭主席：“您不想再供给我们一些
关于所谓在实验室内实验毒血清效能的证据
吗？这算是一种完全新奇的事情，我们至今
还没听到过这点。你就只说到这里为止吗？”
　　——— 沙顿先生：“此刻我们不提供关于本
问题的补充证据……”
　　从 1946 年 5 月 3 日开庭，到 1948 年
11 月终结，在长达两年半的远东国际军事法
庭上，日军在中国使用细菌武器、开展活人人
体实验的罪行，只留下了以上短短数行对话。
此后，细菌战和人体实验问题销声匿迹。
　　据了解，1945 年到 1946 年，南京市的
日军罪行调查和抗战损失调查机构相继成
立，包括南京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南京抗战
损失调查委员会、临时参议会南京大屠杀案
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等。这些机构陆续开展
了调查统计工作，并留下大量珍贵档案，其中
就包括了“多摩部队”的相关史料，这批档案
现藏于南京市档案馆。
　　“点到即止，含糊而过。在远东国际军事
法庭被审判的人，很多都与细菌战有关，并且
参与过细菌战计划。但不仅是多摩部队被刻
意忽略了，整个人体实验的罪行都在美国的

庇护下逃脱了审判。”国家记忆与国际和平研
究院专家、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张生说。

上世纪 80 年代发现的受害者

  “烂腿病”真正的罪魁祸首就

是炭疽杆菌和鼻疽杆菌

　　 20 世纪 80 年代末，在浙江金华的驻军
医院服役期间，李晓方接触到一些来看烂腿
病的老人，他们大都年龄在 60 岁以上，创面
既不像静脉曲张引起的烂腿病，也不像稻田
性皮炎引起的溃烂，有个别老人提到是日本
鬼子撒的毒害的。
　　偶然的发现引起了李晓方的关注。从
20 世纪 90 年代起，他在浙赣地区开展烂腿
病调查，先后走访了 20 多个县市 200 多个
乡镇村，找到 300 多名烂腿病人。将患者的
发病经过及临床症状与当时日本细菌武器的
致病机理进行比较，他得出了结论：“烂腿病”
真正的罪魁祸首就是炭疽杆菌和鼻疽杆菌，
并出版了书籍和画册。他的研究也先后得到
了郭成周教授、美国医学家马丁·弗曼斯基博
士等海内外专家的认可。
　　“1644 部队以研究鼠疫、霍乱与斑疹伤
寒等作为重点，毒物则主要是蛇毒、河豚毒、
氰化物和砷等。它不仅是研究和生产基地，
也是实战基地。”国家记忆与国际和平研究院
专家、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张连红介绍，

1940 年起，侵华日军将细菌武器应用于实战
中，在华中地区进行了三次远征作战，即
1940 年 10 月对浙东的鼠疫战，1941 年 11
月对湖南常德的鼠疫战，1942 年 5 月至 9
月对浙赣铁路线的多种细菌战，都是 731 部
队牵头，1644 部队配合进行的。

必须抓紧开展“抢救性”研究

  细菌战的亲历者越来越少，学

界对侵华日军在南方开展细菌战

研究相对薄弱。尤其是近十年来，

整体研究趋于停滞

　　随着时间的流逝，细菌战的亲历者越来
越少。“十多年前我走访的时候，很多人就跟
我说你来晚了，一晃又是十几年过去了，活着
的人证更少了。”李晓方说。
　　多位专家认为，近年来，学界对 731 部
队在东北的各种罪恶活动的研究相对重视，
而对侵华日军在南方开展细菌战研究相对薄
弱。尤其是近十年来，整体研究趋于停滞。
　　曾在东部战区总医院工作，也曾参与深
度报道 1644 部队的大公报记者陈旻说，很
多老同事看了自己工作的医院曾被侵华日军
作为细菌战人体实验基地的报道，感到震惊
和愤怒，接着又说“幸好他们没有成功”。“我
很惊讶，大家都对这段自己身边的历史如此
陌生，很多人至今以为细菌战只停留在实验
室里。”陈旻说。
　　专门到南京调查 1644 部队遗址的日本
友人原文夫感慨道，石井四郎等众多战犯在战
后均未被追究责任，有的人还把细菌战人体实
验结果拿来做论文的材料，还有人官拜大学校
长、医学部长、医学所长等要职。“对于这些人
的罪过，日本医学界保持缄默，未曾告发反省，
我对这一切感到非常羞愧。”原文夫说。
　　受访专家表示，希望未来能够有更多的
国内外专家学者共同开展研究，寻找更多的
史料档案和实物，来揭示那段鲜为人知的历
史，揭露这种反人类的罪行。“唯有保存历史
记忆以史为鉴，才能有力反击歪曲历史真相
的企图，防止罪行重演。”中国抗战史学会副
会长朱成山说。

邪恶！侵华日军在南京也有一个“ 731 部队”

  左图：1998 年 8 月
18 日至 19 日，在北京东
路南空司令部北大门陆续
发现的遗骨，初步认为是
细菌战受害者遗骸。

  右图：《首都地方法院
检察处奉令调查敌人罪行
报告书》（南京市档案馆
提供）


